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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嘴进殡仪馆上班之前，我对鬼魂的了解，全来自于道听途

说。我从未和这玩意儿打过照面，要我承认鬼魂的真实存在，绝无

可能。

●  可这种看法，在朋友大嘴到殡仪馆就职后，在我和朋友们亲历

了一些神秘而古怪的事情后，被全然推翻，我开始相信，在这个世

界上，确实有着一些难以解释的存在，这种存在会在某个特殊时刻

某个特殊场合出现，让人——难以解释，又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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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夺命凶刹

我的朋友大嘴，中专毕业，走狗屎运，是最后一拨毕业了还给分配工作

的人。记得大嘴那年刚毕业，意气风发，在家等分配，每天过得优哉游哉

的，没事就和我们一帮哥们吹牛皮，说他家上面有人，疏通一下，把他搞进

公安局指日可待。眉飞色舞之余，还拍着我们的肩膀说：“以后你们要是有

什么事，兄弟我还可以那个什么什么，是吧？”这话叫我们听了很感动，即

便我们平时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掰着手指等了几个月，疏通的结果是：大嘴没被通进公安局，却通进了

民政局，通到民政局倒也算了，偏偏把他通去了民政局的下属单位——殡

仪馆。

为此大嘴非常郁闷，说他妈的疏通来疏通去，通哪儿不是通，偏偏把我

通进了殡仪馆，还不如不通，这殡仪馆和公安局的反差也忒大点了吧。我觉

得他说得没错，但作为他的朋友，我得安慰他，讲些屁话：从表面看，殡仪

馆和公安局是有些差距，但实际上也差不多，最差不多的就是都要和死人打

交道，区别是他们希望死人越少越好，你们却希望多多益善，当然这个愿望

有点缺德，放心里别说出来也没人会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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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大嘴天性乐观，有个极大的优点是随遇而安，郁闷一段时间后，也

就想开了，没事就给我们细数在殡仪馆上班的种种好处，比如清闲啊，比如

死者家属的意思意思啊，比如殡仪馆地处偏僻风景优美利于修身养性啊，等

等。说到高兴处，又拍着我们的肩膀说：“以后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兄弟还

可以那个什么什么……”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我们争先恐后地揍了一顿，用

猴子的话说就是：“先收了你小子的尸再说！”

我们所在的小镇，位处湘赣交界处，是块山间的小盆地，被众山包裹。

小镇很小，人口也少，本地人加上外地来做生意的，也不过两万左右。由于

人口少，殡仪馆的业务相对也清淡。殡仪馆从上到下一共就五个人，排排坐

下来，分别是：所长，副所长，大嘴，外加两个外聘的临时工。大嘴在殡仪

馆里的主要工作是开车，另外还做些布设灵堂之类的杂事儿。

因为业务少，所以殡仪馆没有火化设备，每回收了尸，都要大嘴拉着死

者跑到离小镇八十多公里外的J市去火化，烧完了再拉回来入土，有时收到客

死异乡的外地人，就要应家属的要求把他们送回原籍，让死者落叶归根。

一般情况下，去火化死人都是在白天，还有家属同行，可碰到特殊情

况，就要大嘴一个人拉着死人跑长途，大嘴虽然胆大，这时候也不免会发

毛，只要我们朋友中谁有时间，大嘴就要拉着谁陪他跑一趟，一路吃喝他报

销，还外带给烟分红包，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坐在副驾驶位上，和他胡吹海

侃地去，再胡吹海侃地回。因此我们都十分乐意陪他，全当免费自驾游。

有时候大嘴久未出车，我们还会打个电话问问他：“大嘴，啥时候有外出

业务啊？”

我经历的第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就发生在送尸回来的路上。

那天大概是下午五点，大嘴一个电话给我，说有个业务要送去Y县（我

们说送尸体不叫送尸体，叫跑业务），问我是否有时间陪他，我二话没

说，答应了。

Y县离本镇不远，七十来公里，但路况不好，将近三分之二都是坑坑洼

洼的山路，车子跑不快，天气好的情况下一个来回大概要两个半小时。殡仪

馆的运尸车，是由一辆十一座的金杯面包改装的，分前后两部分，前面保留

了两排座位，后面的位置则拆了用来放尸体，前后间用了块铁皮隔开。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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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死者家属多，前面坐不下，于是又在后面加了两条长凳，左右各一，只供

家属坐，我们从来不会往那里钻，毕竟是死人躺的地方。

那时正值十二月，天上飘着毛毛细雨，山区里天黑得早，加上山路难

走，大嘴把车开得很慢，送完尸体，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我们在Y县吃了

顿晚饭，然后打道回府。

车驶入山道，颠簸得要命，大嘴回家心切，车开得比较快，我晚饭吃得

有点撑，被颠得难受，我说：“你小子开慢点，颠得难受。”

大嘴瞅了我一眼，问：“你不会晕车了吧？”

我说：“没，晚饭吃撑了，再颠颠就得颠出来了。”

大嘴扔给我一支烟，说：“没事，来，吸根烟消消食。”

说完，大嘴自己也点上一支烟，眯着眼睛说：“你知道不，王师傅告诉

我，跑Y县这条路，不太干净。”

我骂道：“滚，这荒郊野外的，你小子别搬出王师傅来吓人！”

王师傅是殡仪馆的外聘工之一，专职修坟，他在殡仪馆干了近十年，据

他本人说经历过不少怪事，他对鬼神之类的东西也是深信不疑的，并且相当

了解一些民间禁忌。我没事去殡仪馆找大嘴吹牛时，只要看到王师傅空闲，

就会逮着他要他讲鬼故事来听。

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发生在王师傅老家的奇怪事情，据王师傅说，在十多

年前，他老家的一个年轻人出车祸死了，那时还不兴火葬，可是要入土嘛，

没有棺材又不行，但年纪轻轻的，又怎会给自己准备这东西？临时找木匠做

是来不及了，于是其家属只好跑到附近农村去找老人买棺材。

一般在农村，人过了花甲，都会提前为自己打口棺材，已备不时之需，

这在当地叫“备喜棺”。在乡下，老人对自己的棺材看得如自家房子一般重

要，加之死者又是在壮年猝死，大不吉，因此死者家属找了半天，也没人愿

意卖。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老头自己找了过来，问他们：“你们是不

是要买棺材？”死者家属忙说是。老头又问：“睡棺的人是不是姓娄？”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老头干脆地说：“我有副棺材，卖给你们，走，

现在去取！”娄家人一听舒出了一口长气，跟着老头一路道谢不断，老头开

始闷头赶路不说话，后来大概听得烦了，一摆手，说：“你们不要谢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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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选的，我不卖你们也不行。”这话说得大家云里雾里，但看老头不愿

意多说，也就不好意思追问，反正卖棺材就行。

一伙人跟着老头一路走到他家，在老头的指引下，死者家属把棺材从阁

楼抬到了门外，给完钱，又继续道谢，老头摇摇头，说：“我和你们说了，

不要谢我，这是他自己选的，如果他没选，那我也不会卖给你们的。”一个

人实在憋不住了，问：“老人家，你说了几次这是他自己选的，这究竟是怎

么个回事啊？”老头不说话，招呼两个人示意把棺盖挪开。这棺盖一打开，

在场的人都往棺里看去。这一看，大家无不尖叫起来，有离得近的，居然被

吓得一个踉跄跌在地上。原来在棺内，一个用血写成的“娄”字正森森然地

印在棺材板上，触目惊心。

后来据老头说，在昨晚十二点左右，他在床上听到阁楼里发出一阵蛮大

的动静，老鼠折腾不出这么大的响声，老头怕是贼，于是拿着手电筒上楼

查看，却发现空无一人，堆放的东西也没有被翻动，这时老头看到自己的棺

材似乎有点异样，走上前一看，棺材盖居然被挪开了一条缝，老头好奇，于

是就搬开盖子……后面的事大家也就知道了，老头说，饶是他这么大把年纪

了，什么古怪事儿没听过瞧过？还是被吓得不轻，后来听说有人死了到处找

棺材，就大概明白了，于是老头找了过来，一问死者的姓，果然，这是那姓

娄的在替自己找床睡哩！老头说到这儿，一脸无奈，摊着手说：“你们说，

他都自己来选好了，我不卖，行吗？”

这故事我当时听只觉得稀奇，却不害怕，可在这荒山野地，坐在这样一

辆车上，大嘴突然提起王师傅，就让我没来由地想到了这个故事，更没来

由地发起毛来，有点害怕，但又不能让大嘴看出来，不然岂不被这小子笑话

死？于是我摇摇头，故作淡笑，说：“王师傅的话你也信？吓吓你而已。”

大嘴放下车窗，把手里的烟头弹掉，笑而不语，我侧眼看他，发现大嘴

笑得有点不大自然，我明白了，原来这小子也怕，靠，也是个银样蜡枪头。

不过话说回来，Y县这条路的确比较偏，一路上只有些零零碎碎的小村

落，其他全是荒山野地，沿路还不时散布着些零星墓地，就是在大白天跑这

条路，也看不到几辆车，更别提现在了，自驶出Y县起，如果我没记错，目

前为止我们只遇见过一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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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忽然变得有点诡异，我和大嘴心照不宣，自觉地把话题岔开，开始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些轻松小事儿。恐惧这种情绪，说到底，在大多数情况

下是自己吓自己，我和大嘴一旦把话题扯开，不再胡思乱想，就立马恢复如

常，不再疑神疑鬼起来。

扯了半天闲话，我觉得口渴，伸手拿水喝，一下没拿稳，掉在脚下，我

欠下身去捡，正摸到水瓶时，大嘴猛地一个急刹车，我毫无防备，脑袋磕在

驾驶台上，磕得我眼冒金星，用手一摸，一个大包正在蓬勃隆起，我大骂：

“靠，你小子刹这么急做什么，见鬼了啊！”

大嘴的反应让我吃惊，他绷直身体，眼睛瞪得老大，右手颤巍巍地抬起

来指着前方说：“你看那里。”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眼前的景象差点没

让我的眼珠子弹出来：在距我们车七八米开外，三个身着白衣的神秘怪人正

在山路中央左右摆动。

没错，是三个身形诡异的“人”，但完全看不见脸，身体被裹在宽大

的白袍中，看不出体形，个头相仿，看起来挺高，并行排成一排，似乎毫

无重量，轻飘飘地浮在道路中央，左摇右晃，在昏黄车灯的照射下，格外

恐怖。

见鬼了！这是我当时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刹那间我的头皮像炸开了一

般，鸡皮疙瘩瞬间爬满全身，车内开着暖气，我却不自主地打起抖来，我

颤着嗓子问大嘴：“那是什么？”大嘴的声音颤得比我还厉害：“你看到

了？”我点点头说嗯，大嘴愣了几秒钟，反应过来，猛地挂挡掉头，飞也

似的往Y县方向开去。

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两个人紧张得要命，我死死地盯着后视

镜，大嘴则把金杯面包当成了波音747，一路飞驰，直到看见Y县城内的点点

灯火，才开始放慢速度。

进到县城后，大嘴把车停在车流较多的主干道上，长长地嘘出一口气，

双手在裤子上来回擦拭，这时我才发现，方向盘被大嘴手握的地方，湿漉漉

的全是他的冷汗。我放下车窗，心有余悸地往车后看了一会，缩回脖子，一

字一句地说：“我想我们的确是见鬼了。”

大嘴吸吸鼻子，点起一支烟，同样一字一句地回答我：“我完全同意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6

目睹殡仪馆之

的看法。”我们俩在车内坐了一阵，烧掉半盒烟之后，决定绕路返回，先到J

市，然后跑高速回镇上。

回到镇上第二天，得知我俩昨夜见鬼的猴子大呼遗憾，说早知道他也去

了。大嘴出发前曾给他打过电话，他说晚上佳人有约没时间去，此时却道：

“唉，早知道有鬼见，还约什么姑娘去？”摇着他的圆脑袋，懊悔得要命，

完了又指着我和大嘴说，“我说你们两个，太给兄弟们丢脸了，要是我在，

肯定冲过去看看，管他是人是鬼，碾过去再说，要是鬼，老子要他活鬼变

死鬼！”

“呵呵。”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说话的王师傅这时开腔了，他说，“要是

你真的压过去，我看不是它们活鬼变死鬼，是你个小崽子活人变死人哟！”

猴子一听来了劲，赶紧递给王师傅一支烟，嬉皮笑脸地说：“我就知道

王师傅见多识广，那你给我们长长见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师傅把烟叼在嘴上，在兜里摸着火机，大嘴见状，十分殷勤地为其点

上，王师傅深吸了一口烟，说：“一般在路上碰到的那些东西，分两种，一

种是拦路鬼，这种鬼一般没啥坏念头，只是喜欢捉弄捉弄过路的人，比如让

你摔个跟头，找不到方向啥的，逗逗你也就算了；还有一种就厉害了，我们

老家叫夺命刹，都是些横死在路上的短命鬼，这东西心里有怨气，总想拉个

垫背的，花招也多，有时把一条路弄成两条，如果不熟悉路况的司机把车开

进它们弄出的那条，那结果就大坏喽，所以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车祸事故很

蹊跷，一条又直又长的大马路，司机也没喝酒啥的，怎么就一脑袋扎到了

马路外。”

猴子问：“那王师傅，你说昨晚他俩遇见的是哪种？”

王师傅弹弹烟灰说：“我估计小武（大嘴姓武）和非凡（本人）他们看

见的，应该是夺命刹。”

王师傅这话一出口，我立刻感到自己的汗毛齐刷刷地竖了起来，大嘴

更是一蹦三尺高：“啊，那他妈以后谁还敢跑Y县？横竖我是不跑了，谁爱

跑谁跑去！”

王师傅摆摆手说：“小武你也不要紧张，我想昨天那几个东西也没想害

你们，不然能让你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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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嘴嘟囔道：“这回没害成，那下回谁说得准？”

王师傅笑了笑：“你以为就只有Y县这条路上不干净？我告诉你，这世

上就没有干净的路，有路就有亡魂，除非你一辈子别坐车别开车，连路也

别走了。”

大嘴接着嘟囔：“那你干吗只和我说这条路不干净？”

王师傅说：“我这样说不是吓你，是想给你提个醒，心怀敬畏不要紧，

怕就怕愣头青，像猴子这样的。”

猴子挠挠后脑勺，笑嘻嘻地说：“哎哟王师傅，看不出来还是文化人

啊，心怀敬畏这样的词都说得出来。”

我把猴子推开，说：“去去去，别捣乱，王师傅，那你说说，怎样才能

避开这些东西？”

王师傅说：“人明鬼暗，避是很难避开的，只能尽量让它们害不成你，

你们几个小伢崽阳气旺，只要在一起，那些东西就不敢靠近。小武，我建议

你去搞点桃树枝，用红线穿着，挂在车上，这桃树枝可是好东西啊，辟邪

镇鬼，非常有用，不过这桃树枝要捡朝东南方向生的剪，这样的辟邪效果

最好。”

大嘴一听立刻握住我和猴子的手：“同志们，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

门靠朋友，以后兄弟出业务，你们俩可不能袖手旁观啊，兄弟这条小命就

拜托你们二位了，在关键时刻，可千万不要让兄弟孤军奋战啊。”我说没问

题，虽然昨晚见了鬼，但兄弟坚信毛主席的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同

理，一切冤魂恶鬼都是纸老虎。

猴子就更起劲了，口水四溅地叫道：“我不怕见鬼，就怕见不着鬼！”

王师傅一拍猴子的屁股，说：“这个傻崽子，这话可不敢乱说哟，有东

西听着哩。”

猴子摸着屁股，傻呵呵地乐，大嘴原地转了几圈，突然拔腿往后山跑

去，猴子叫：“喂，干什么去？”

“找桃树去！”

说心里话，我对王师傅所说的事将信将疑，即便那三个诡异的白衣身影

仍清晰在目，但若真如王师傅所说，那这世上还有几个人敢开车，敢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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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鲁迅说的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

走出来的，不是鬼走出来的，在路上，人——肯定比鬼多。

  02.  夜请筷仙

镇上的殡仪馆，建在山镇的东南角，背后靠山——老坟山，前面对

水——大水库，用大嘴的话说这是依山傍水。从殡仪馆大门进去，左边没有

任何建筑，而右边是一排平房，供职工办公和值班用，正面是个大堂，给死

者办丧事、开追悼会用，大堂后面，就是停尸的冷库。从高处看殡仪馆，格

局像个大大的“7”字。

据王师傅说，殡仪馆的选址和格局，都是有根据的。先说选址，殡仪馆

选在东南方向修建，是因为东南方乃至阳之地，是“阳中之阳”，《易经》

中提到，太阳由东升起，因此东方属阳；南方气候炎热，五行归火，而火为

阳，因此东南方就是阳气最为旺盛的至阳之地，把至阴的殡仪馆修建在东南

方，旨在压镇。

再说格局，殡仪馆的格局像“7”，是因为民间办理丧事一般都是以七

为单位，什么一七、二七、三七……直到七七，殡仪馆建成个“7”字，也

正寓意如此。

山里的冬天来得早，天冷了以后，我们几个爱凑在殡仪馆的值班房里打

牌，因为值班房内有空调和电暖炉，两个一起开，房间里暖意融融，电费

还不用自己掏，美中不足的是殡仪馆太偏僻，周围没有饭店和小吃摊，打牌

打得饥肠辘辘时无处觅食。后来在我们的威逼下，大嘴自掏腰包买了个电火

锅，算是替他们单位又向电厂作了点贡献。我们打牌前去菜市场买齐吃的，

饿了就几个人一起动手搞火锅吃，爽得要命。

彻底解决了肚子问题后，我们就经常在值班房里搞通宵，有时打牌，有

时骗几个姑娘过来讲鬼故事，有时什么也不做，就围着火锅喝酒抽烟吹牛

皮，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值班房成为我们一个夜间娱乐的窝点。夸张

地说，若不是因为下面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窝点大概会被我们使用至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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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那天我们几个本来想打牌到天明，夜宵都备好了，可其中一个在交警大

队工作的朋友来电话说晚上有酒局来不了，三缺一，再找人又找不到，本

想散了各自回家睡觉，可一大堆吃的摆在面前，于是临时决定搞个三人茶话

会，搞多晚算多晚，搞累了就睡，反正值班室有床。

王师傅和我们说过，在殡仪馆，尤其在晚上，最尤其在晚上十一点到一

点这段时间（此时是子时，是十二时辰中最为阴森的时间段），不可以谈论

诸如鬼神之类的事物，更不可以做容易招惹这些东西的事情，否则惹来了脏

东西，后果不堪设想。虽说前不久我和大嘴出业务碰见过那玩意儿，可害怕

也就那么一阵子，过后一回想，还觉得蛮刺激的！用猴子的下流比喻是：

就像第一次嘿咻的小姑娘，干的时候哇哇叫痛，痛完了一回味，还想再来

一回。

那天晚上我们喝得有点多，把镇上所有漂亮姑娘讨论了个遍，猴子看看

墙上的挂钟，提议说：“同志们，我建议，现在开始讲鬼故事！”我看了看

时间，正值半夜十一点多，俗话说，酒壮 人胆，在酒精的催化下，我们轮

流把肚子里的奇闻怪谈说了个遍，越说越过瘾，直到搜肠刮肚再也弄不出半

句鬼话，依然兴致不减。

这时大嘴说：“不如咱们来请筷仙吧，以前和王师傅聊天，听他说起过

筷仙的玩法。”这个提议得到了我和猴子的双手拥护。大嘴说请筷仙不能开

灯，于是他从隔壁办公室拿来一把蜡烛（殡仪馆的办公室一角堆满了鞭炮、

元宝、冥币、蜡烛之类的东西，是大嘴等人创收外快的重要商品）。

我们按大嘴的指示，把蜡烛按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

北八个方位依次放好，然后拿了一个干净的碗装满水，又拿来三根筷子，把

蜡烛一一点亮，最后把灯和电暖器（电暖器会发光）全部关掉。一切准备就

绪，我和猴子在桌边坐好，目不转睛地看大嘴开始念咒请仙。

大嘴端坐在椅子上，把腰杆挺得笔直，垂下眼帘，嘴里神神道道地嘀咕

了一通，此时我非但不感到恐惧，看见大嘴一脸严肃的模样，反而有想笑的

冲动，一旁的猴子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我用胳膊肘捅了捅猴子，示

意他安静，大嘴似乎没有受到干扰，心神合一，专心继续着他的古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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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十分安静，蜡烛燃烧的声响清晰可闻。大嘴从桌上拿起三根筷

子，并成一排，如上香般把筷子缓缓插入盛满清水的碗里，同时嘴里轻轻说

了声：“请！”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三根并排的筷子，居然齐刷

刷地直立在水中。

我惊呆了，抬眼看了看猴子，他显然也被眼前的奇异景象所镇住，脸上

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倒是大嘴此时颇有神棍风范，面不改色，无比镇静

地对我和猴子说：“来了，有什么问题，问吧！”

猴子有点结巴：“怎——怎么——问？”

大嘴说：“随便，除了别问你什么时候挂，其他随便问。”

我咽了口唾沫，试探着问了一句：“请问筷仙，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一

个女朋友啊？”

说完，我眼巴巴地盯着筷子，期待着得到点让我惊喜的提示，可奇怪的

是，三根筷子没有任何表示，只是直直地立在水中，既没摆出我期待的造

型，也没发出我渴望听到的声音。

我看了看大嘴，问：“怎么回事啊？不灵啊，你看，不动也不说。”

猴子插嘴道：“你这个问法就有问题。”

我说：“怎么讲？”

猴子说：“你问什么时候能找到女朋友，你叫筷仙怎么回答你，摆个日

期？再说这筷子哪来的嘴？”

我翻了他一眼，说：“要不你来问。”

猴子自信满满，说：“看我的。”

猴子挪了挪屁股，把身体坐正，搓搓手，双手合十无比虔诚地说：“筷

仙啊筷仙，不好意思这么晚惊动您老人家，我就想向您咨询一个问题，您

不用告诉我太多，只要回答对或者不对，能或者不能，好或者不好，是

或……”

我听着不耐烦，打断了他：“你他妈快点，啰唆什么！”

猴子清了清嗓子，对着三根筷子问：“请问筷仙，水电公司的张晓静对

我有没有意思（张晓静，堪称本镇第一窈窕美女，其父是水电公司副总，其

母是水电公司人事部主任，家境优越，貌美如花，被猴子从初一起就开始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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觎和意淫，直至现在）？”

筷子对猴子的问题同样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三双眼睛直愣愣地瞪了筷子

半天，可这三根筷子像扎了根似的竖在水中，纹丝不动。

猴子急了，骂道：“靠，怎么回事！”

我见大嘴一脸若有所思的神情，便捅了捅他，说：“要不你来试试？”

猴子表示同意，说：“嗯，也许是要请它的人问，它才会回答，大嘴

你试试。”

出乎我和猴子的意料，大嘴摇摇头：“我觉得有点问题，还是不

搞了。”

我与猴子异口同声道：“有什么问题？”

大嘴还是摇头，面色凝重地说：“不知道，但不应该这样啊。”

猴子说：“那你试试啊。”

大嘴继续摇头：“还是不试了，赶紧送走它。”

说完，他低声念了几句什么，说了声：“走——”

我和猴子伸长脖子看着筷子，良久，猴子说：“它没走。”

大嘴看上去有点急，重复念了几次，一次念得比一次快，可那三根筷子

却像中了邪一般，依旧保持着直立状态。

我看看大嘴，大嘴看看猴子，猴子看看我，三双眼睛互看了一圈，又同

时集中在筷子身上。八支蜡烛已燃去了近三分之一，白色的蜡油滴落在桌

面，凝固成诡异的形状。房间门窗紧闭，烛火却左右摆动得分外活跃，像有

风，可我感觉不到。

大嘴皱起眉头，自言自语道：“这是怎么回事？”

猴子猛地站起来，大声说：“管他妈的怎么回事，它不走，我送它

走！”说完，用右手手背扇向筷子。

“别！”大嘴阻止不及，三根筷子被猴子打出碗中，分别跌落在桌面和

地上。与此同时，一阵邪风突然在门窗紧闭的房间内刮起，八支蜡烛被同时

刮灭，风瞬息即止。在黑暗中，我听见桌上那只盛满清水的碗，发出一声可

怕的爆裂声，溅出的水滴落到我的脖子里，冰冷异常。这突如其来的怪事，

让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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